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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
若把好书读坏了不如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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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从1924年梅兰芳主演的京剧

电影《黛玉葬花》至今，已有一百多部以《红

楼梦》为题材改编创作的影视作品，其中电

影有30余部，电视剧多达70余部。在近年

的“IP”热中，大批古典文学作品频频被改编成影视

作品，如《西游记》就一度获封“国民IP”，而《红楼梦》

近年却鲜有人开发。

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

院教授刘继保在以“红楼IP的开发与建议”为主题的

演讲中介绍，近几年，也有根据《红楼梦》改编的同名

恋爱冒险游戏，名为《I踢红楼》的手机系列短剧，南

昌版《大话红楼》进军动漫市场，还准备将动漫制作

成网络游戏，《红楼梦》静像电影视频版正式公映

……这些都说明《红楼梦》的传播越来越产业化。但

客观而言，在当下掀起的新一轮影视界IP改编风潮

中，《红楼梦》的开发还是稍显冷清。

可尝试后现代解构和戏说式改编
对此，刘继保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红楼梦》内容

博大精深，故事情节戏剧冲突不强，增加了IP开发的

难度，减少了IP开发的吸引力；同时，作品在艺术性

和商业性上难以平衡，也阻碍了其IP开发的脚步。

此外，观众审美的变化也是主要原因。刘继保

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经历了快餐文化、读图时代等

一系列时代变化，《红楼梦》的传播方式和审美批评

理念与当下新兴的大众需要有隔阂。尽管学院派红

学依然沉浸在文字文本里，但精英红学与大众红学

的区别在于，精英红学体验的是经典的厚重与高贵，

而大众红学需要的是娱乐与快感。

具体到《红楼梦》改编上，刘继保建议应以影视

作品、动漫游戏改编为基础，向上游文学产品、漫画

作品以及下游主题娱乐业、周边衍生消费品产业延

伸，同时在开发的过程中，应避免产品的粗制滥造对

IP的消耗，打造真正的文化大IP。

对原著亦步亦趋注定是会失败的
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理事薛颖认为，现在是

2021年，距离最近一次电视剧《红楼梦》——李少

红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首播已经过去了10年，

根据大陆《红楼梦》影视剧拍摄的规律，成绩比较

好的或者是有代表性的如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

梦》-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2010年电视剧《红

楼梦》，大约十年到二十年之间，《红楼梦》的影视

作品就要重拍一次。她认为，现在重拍《红楼梦》

的机遇到了。“应该抛开对《红楼梦》原著亦步亦趋

的所谓忠实，更应抓住原著的精神实质构思故事，

可以将原著的情节打乱、位移、删除、添加。”薛颖

称，对原著亦步亦趋，甚至台词照搬原文，注定是会

失败的。

可进行部分探佚情节改编
台湾成功大学中文博士张玉明将台湾华视1996

版《红楼梦》电视剧与1977年香港佳视版、1987央视

版、2010北视版做了比较。在他看来，2010版《红楼

梦》的剧本版本选择及情节改编的基础，虽然立基于

大众通俗文化，但是在服装造型、额妆、昆曲配乐等

画面上，导演追求极致的美学风格，与大众审美颇有

距离，这些也是2010年版备受批评的主因。

张玉明还表示，对于电视剧《红楼梦》后四十回

的情节，87版和96版均采取另行改编的方式，87版

更偏重《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脉络与细节，试图考证

还原曹雪芹之真意；96版则更偏重于参考脂评、旧时

真本与张爱玲《红楼梦魇》，对于情节改编，是更为大

胆创作的。 ■ 来源：《北京青年报》 记者 张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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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IP的开发为何遇冷？

网络穿越，贾宝玉成了厌学少年

新媒体时代下 别把《红楼梦》读歪了

“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

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近日闭幕。红学会现在有多少会

员？如何品读《红楼梦》？网络文学中对红楼人物的改编

“靠谱”吗？……近日，围绕着《红楼梦》的林林总总，中国

《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红学会目前有多少会员？发展现状

及人才梯队情况怎样？

张庆善：中国《红楼梦》学会有会员850人，

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回望新红学百年发展历程，从蔡元培、王国维、胡

适、俞平伯、顾颉刚，一直到后来的周汝昌、冯其庸、李希

凡这些红学大师，他们是红学事业的开创者。现在红学

界除了一些著名的红学家以外，大多数都是高校教授、

中青年学者。一批四五十岁的红学学者，他们视野更为

开阔，勇于开拓《红楼梦》在国际上的文化交流，包括对

《红楼梦》的译介、对外国了解《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等。

因此这个发展成果是多元化的。

伴随着红学研究成为显学，《红楼梦》在社会上的影

响力也越来越大。有人做过统计，全国红楼迷超过4500

万人。怎样才算红楼迷呢？有一个评判标准：即认真

地、完整地读《红楼梦》一遍以上，甚至是读两遍三遍，对

《红楼梦》有着最基本的了解，或者说能对《红楼梦》中的

人物、思想艺术甚至是作者的不同版本有自己的见解。

虽然4000多万对于全国14亿人口来说是一个小

数，但就这本书的读者来说不算少了，更何况这个“迷”

是有一个入门标准的。实际上在全国喜欢《红楼梦》的

人，不下于5000万至1亿之间。《红楼梦》对中国人来讲，

就像莎士比亚对英国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俄

国人一样，均是民族文化代表的一种象征。

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伴随我们终生的书，是可以读

一辈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读《红楼梦》不仅可以增进

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

增加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此，我希望能有更多

的人关心研究《红楼梦》，使得《红楼梦》在当代更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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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会员850人
“红楼迷”超4500万人

记者：在当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所

谓的红学迷在各种社交媒体账号上发表自己对

《红楼梦》的见解文章，有的内容很粗糙，甚至

错别字满篇；有的逻辑理不清，不知所以然。

对此，您怎么看？这是不是一种伪红学迷的表现？

张庆善：新媒体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快捷，也带

来了很多内容粗糙、令人不悦的东西。这个问题要用一

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来看。我们没做过详细统计，但是

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种各样的以研究《红楼梦》为名的账

号多得不得了。

从好的方面来讲，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推动了

《红楼梦》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就

是当你没有掌握正确认识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及指导

思想的时候，一本好书读坏了，那还不如不读。因此，还

需要我们学者、专家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当下的新媒体

时代中去，用我们的力量影响广大读者阅读《红楼梦》。

这就是当下还需要红学家、中国红学会的理由。

需要指出的是，到任何时候，不可能一个人说的观

点都是正确的。就像大浪淘沙，好的东西总会在历史发

展的长河当中留下来，而不好的、错误的、没有价值的东

西，则慢慢被淘汰。我记得前些年，有一位作家讲《红楼

梦》，观点很奇怪，但当时影响特别大。今天你再看，他

的观点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了，所以我们要用平常

心对待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文章和声音。

作为学者，要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品格，我们不能

够胡说八道而糟蹋歪曲了《红楼梦》，而是要通过自己的

研究，向社会发出正确的声音，使广大读者通过我们的

研究成果对《红楼梦》有正确的认识，这样《红楼梦》传播

就会越来越好。

记者：现在不少网络文学喜欢玩穿越，一些

网络写手续写《红楼梦》，脱离了原著特定的时代

背景，根据当下职场人士的价值观及个人喜好重

新建构主人公人设，如把贾宝玉写成渣男、林黛

玉越来越薛宝钗化，对此您怎么看？

张庆善：网络文学有它特有的叙述方式，更能迎合当

下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对此，我们要正视。

比如有一些红楼迷在网上研究《红楼梦》，其表现出的那

种专注精神，甚至为解释一个词而几乎“打”起来了——

这种带有“火药味”的争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表明《红

楼梦》在当下年轻人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包括一些网络

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融入了《红楼梦》的情节和元素，借鉴

《红楼梦》里的美学意境，及对人物细节栩栩如生的刻画

等。这些，对《红楼梦》研究有着比较正面的借鉴意义。

但是网络文学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像穿越，就是把

《红楼梦》里的一些表面东西，贴到当下一些年轻人脑子

里想当然的人和事物上。如果结合得好，可以丰富他对

《红楼梦》一些细节内容的理解和再创作；如果结合得不

好，就成了像歪批三国、歪批水浒那样歪批红楼。

贾宝玉在《红楼梦》中是个非常可爱的形象，他身上

体现出对女性的尊重，对真善美的追求。我对贾宝玉这

一人物形象最简洁的评价就是“率真、情真”，有着赤子之

心。曹雪芹写贾宝玉的时候，没把他写得高大上，而是有

纨绔子弟的缺点。他写的是一个真实的贾宝玉，这是一

个很鲜活的人物形象。

今天，当一些网络写手用贾宝玉身上很表象的东西

来附会时，一个整天不想高考、不想去工作，成天和女孩

子厮混的小流氓形象就在网文中产生了——这其实是对

贾宝玉形象的歪曲。

如果只是把贾宝玉看作一个不喜欢参加高考、对四

书五经不感兴趣、厌学逃课的少年，将林黛玉看成是一个

整天哭哭啼啼、让人烦得不行的小丫头而没有看到她诗

人的才华和气质，那么这是把《红楼梦》看歪了，所以要客

观地对待网文穿越。我希望《红楼梦》穿越到今天，能够

丰富我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而不是把《红楼梦》的

表面东西变成了一些不着调小青年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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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是厌学少年？
这是把“红楼”看歪了


